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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子的798工厂曾经是老工业时代的遗留
物，如今已经成为各色艺术家和艺术展的新聚集
地。在一间宽大的厂房里，一个名为“ 二万五千里
文化传播中心”的组织正在举办一场展览，展览
的名字叫做“ 民间的力量”。
有“ 延安泥塑王”之称的王文海就是这“ 民

间力量”中的一支。当展览的举办者在延安看到
他家中触目皆是、蔚为壮观的千尊毛主席泥塑时，
都不禁惊奇不已，于是王文海带着他的毛主席泥
塑像进北京了。
人们恐怕要诧异眼前的一切，毛主席的泥塑

像在他的手中已经超出我们司空见惯的传统写实
造型。他会认真地询问前来参观的外国人：“ 这是
谁？”老外们拖着尾音回答：“ 毛泽东。”问孩子，
孩子们用稚气的声音说是“ 毛爷爷”。他感到满
意，因为有专业人士评价他做得不像，他却有自己
的一套艺术理论：“ 老百姓一看就认得是毛主席，
认得就行，为什么要像呢？学院派的特长就是做具
像的，我反而不喜欢，一看就没有什么想头了，似
像非像才有意思。”
王文海觉得社会上的毛主席像多年来都没有

变化，人们看多了，情感上也趋于平淡了。想办法把
毛主席打扮得美一点，让他看着更可亲、可爱、可
敬，如果能让年轻人觉得有味道，耳目一新，继而进
一步去了解这个人，这才是泥塑背后他更深远的意
图。对于那些不同的手法，王文海则解释那是自己
跟毛主席开个玩笑，提个问题。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至今的王文海，不折

不扣与毛主席打了一辈子交道，难怪他称毛主席
是他最亲近的人。从讲解员到泥塑王，尽管转变了
角色，王文海却依然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那是他
从18岁起就选择的人生目标。

■从那时起毛主席就成为王文海最
熟悉、最热爱和最崇拜的人，直到现
在也没有改变
1969年，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老讲解员都上五

七干校锻炼去了，馆里决定招收新一批的毛泽东
思想宣传员。招收的条件非常严格，人员要由各县
推荐，而且家庭成分必须是贫下中农，历史清白。
18岁的王文海是黄龙县两个推荐人选之一，他少
时随父亲从河南落脚到陕西，父母都是贫苦出身。
70个年轻、按捺不住兴奋的男男女女经过挑选、培
训和试讲，最后留下了29个，仅剩的4个男性里就
有王文海一个。他形容当时的自己：“ 扎着个武装
带，长得也比现在帅，神气得很。”他初中毕业，从
农村走出来自视优秀，再看看周围一大群的女孩
子，更感到无比的自豪。试讲的那天，他的题目是
《 重庆谈判》。
讲解员的工作就是了解毛主席思想、宣传毛

主席思想。从那时起毛主席就成为王文海最熟悉、
最热爱和最崇拜的人，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毛
主席那时在我心中就是神圣的。我们经常接待外
宾，从农村来的孩子谁见过外国人呀，用当时的话
说真是‘ 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来宣传毛泽东
思想’。”他每天要背很多关于毛主席的故事，好
在“ 文革”期间农村发了许多小册子，介绍毛主席
的生平和语录，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了解。
初到纪念馆，一下子接触到那么多的历史照

片和历史人物，对王文海来说需要学习和记忆的
东西太多。每个周末，馆里都开展毛泽东思想讲用
会，馆员们汇报自己是怎样学习和怎样实践的，王
文海成了讲用会上的红人。
“ 因为女同志多，她们都不好意思上台，所以
一开会她们就说让王文海发言去。”于是他只好
晚上加班写讲稿。第二天讲完后，女同事们都拍手
说讲得好，他自己也不知讲得好坏，就知道害羞，
女同事们一拍手他就脸红。
大会小会都被推荐上台发言，这促使王文

海不得不苦读毛主席的著作，毛泽东选集他读
了四五遍，画满了红、蓝、绿各色的杠子。因为老
家是河南的，四声发音不准，他就天天练习。这
些无形中都提高了他的讲解技巧，也使他成为
担任讲解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很多男同事随
着年龄的增长都渐渐被淘汰掉了，而他却讲了
十几年。
“ 当时参观的人多，又不卖门票，我们确实饱
含感情从早讲到晚，不漏一个观众。”从杨家岭到
枣园，又到王家坪、南泥湾纪念馆，因为讲得好，延
安的所有革命旧址馆王文海都待过。哪里讲得不
行就会有人提议：“ 让王文海去吧。”
从进馆开始，军代表就要求这些年轻的思想

宣传员天天“ 早请示，晚汇报”，怕他们见异思迁，
鼓励他们向苏联和朝鲜的讲解员学习，做一辈子
的讲解工作，宣传一辈子的毛泽东思想。于是当一
名“ 白发苍苍的讲解员”也成为王文海心中一个
神圣的理想，除此以外没有一点私心和杂念。
因为年轻吃得多，粮票常常不够用，老父亲就

把家里多收的玉米卖了换成粮票给王文海送来，
他为儿子有这样一份工作也感到自豪。至今回想
起那段生活，他依然觉得：“ 吃的是玉米面饸饹，
但精神上非常愉快。”
然而历史的一页终究要被翻过去，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重心的转移，纪念馆昔日的光芒在暗淡，
来纪念馆参观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人们似乎也
不再需要什么讲解，这让王文海产生了一些失落
和困惑。“ 也许是环境造就了一切，当初来参观的
人和我一样崇拜毛主席，听完讲解后他们觉得受
了教育，认为我们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日本、
美国来的外宾更是非常感谢我们。”毛主席去世
和一系列的变化，让沉静在精神世界里的王文海
顾及不暇，难以理解。

■“ 王文海没学过怎么就能捏
得像呢？”
为了怀念自己“ 最熟悉的人”，王文海

开始塑泥像。尽管他是一名兢兢业业的讲解
员，但艺术对他来说并不陌生。西安美术学
院的老师和学生经常到纪念馆里画油画、做
雕塑，许多有名的大画家也来这里临摹写
生。与他们的接触，引发了王文海一直深埋
心底的兴趣。“ 我从小爱画画，小时候家里的
被面上印有《 红灯记》、《 智取威虎山》的图
案，我就把被子拉到院子里画，那时的美术
书籍太稀少了。”王文海至今都相信，如果当
年他不去纪念馆，后来会成为一名画家。
纪念馆请最好的照相师傅来馆里放大

照片，最好的画家来画毛主席像，最好的雕
塑家来塑革命人物。跟着他们砸泥、和泥，
看他们拿着照片远看看、近看看，挥洒画
笔，向往艺术的王文海对他们也产生了崇
拜之情。为来延安采风的画家靳尚谊、钱绍
武做模特更让他感到无比荣幸。在美院老
师的鼓励下，他捧起了黄泥，塑造的主人公
当然是与他朝夕相伴的毛主席。
王文海觉得自己与毛主席有缘分，一

看他的照片就喜欢、亲切得很。冲相师傅把
那些放大或曝光不好的照片扔了，他都把
它们拾回去，保存下来。只要是毛主席的肖
像，不管是全身的半身的，他都收藏。也许
是因为毛主席的形象看得多了，没有专业
基础的他一出手就能抓住特点，一捏一拍
就让周围的人感到惊奇：“ 王文海没学过
怎么就能捏得像呢？”人们的夸奖和鼓励
让他一发不可收拾，刚开始做半身的，后来
做全身的，小的有大拇指那么大，大的一米
五六高，越塑越多，1988年还办起了家庭
泥塑展览。美院的师生，延安的老乡，还有
外国人纷纷前来参观。泥塑的造型并不严
谨，毛主席像的面部表情也与历来的作品
大不相同，但这些恰恰造就了王文海独特
的风格，也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受。
他的工具就是一把竹刀，“ 泥塑是有

灵气的，我不喜欢精雕细琢，刻来刻去把灵
气都磨损掉了。”他也试过按照美院里教
的那样做骨架、反复雕刻，进行人物写生，
但最终觉得不行，没味儿，“ 临摹太拘束，
不临摹的反而比临摹的要像，非要像现在
这样捏不可。” 很多好心人对王文海说：
“ 你塑毛主席像，我家里有陶瓷的、石膏
的，你拿去。”他看看就罢了，自信还没有
自己塑的神气、有味道。
在王文海的影响下，沉默寡言的妻子也

开始跟着他捏泥人，而且悟性很好，塑出的泥像经
王文海稍稍修改就成型了。他们的创作速度很快，
第一次举行家庭展览时就有几百尊毛主席像了，没
几天就能做出十尊八尊。夫妻俩没想着出名，更没
想着赚钱。王文海的工资不高，但他的要求也不高，

只要有面条喝、馒头吃就满足了，
直到现在他也没想要改变这种生
活方式。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人
们对金钱趋之若鹜，而他宣传自己
崇敬的人、信仰的思想，没有改变。
然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

单位领导一度认为他不务正业，还
停发过他一年的工资。他调到旧址
管理部门以后，周围的人都说：搞个
维修，开工完工，能吃点喝点不是挺
好。但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自认
为：“ 升不了官也不想升官，发不了
财也不想发财。只要给我时间，让我
塑毛主席像，宣传他就对了。”
1990年他和妻子向亚运会赠

送了一千匹彩塑的泥骏马，是他们
夫妻俩辛辛苦苦花了两年的时间
做出来的。用他的话说：“ 延安没
有钱，能贡献的就是艺术品。”这
个举动为革命老区争了光，地区领
导开始支持他。
因为长期闭门在家做泥塑，

有一段时间王文海的颈椎病特别
严重，以致无法再进行创作了，医
生警告如果不好好治疗就会瘫
痪。儿子还没立业；老婆又跟着自
己捏了半辈子的泥疙瘩，什么也
没有；而“ 让毛主席走进千家万
户”的理想更是远远没有实现，他
当时感到很悲观。为了治病，他忍
痛放弃了一段时间的创作，每天
让妻子给他按摩，自己还天天走
一里路，到延安大桥担水。周围人
说他是怪人，家里有自来水不喝，
他美其名曰要喝“ 矿泉水”。这样
担了三四年，病竟然慢慢好了。
全家人都跟着王文海沉浸在

泥塑的小天地里，妻子为他砸泥、
和泥，星期天他又拉着儿子跟着他
上山挖泥。特别是妻子，没有她的
支持，王文海知道自己根本做不了
这么多。别人都说他娶了个好老
婆，要是换了别的女人谁愿意跟他
过这种日子？“ 我们的房子什么装
修都没有，家里除了摆满了泥人，
其他啥也没有。老婆不打扮，多少
年也没给她买一件新衣裳，她也不
计较，就是跟着我做泥塑。”
做泥塑真是做得没有个年月，

没有个节日。一次过年，第二天就
是年三十，王文海这才想起来去割些肉，结果老乡
都赶着回家，只剩下一块，称了称2斤8两。
“ 当时老婆就哭起来，说她自己没什么，可老
妈妈还在呢。可我老妈妈也好，说用萝卜干包饺子
好吃得很。儿子也好，只要花两块钱给他买炮放，
他就满足了，不要其他的。”

■王文海成了“ 泥塑王”
不串门、不打牌，甚至连邻居住的是谁也不清

楚，一家人自塑自乐，成了气候。《 毛泽东像》、
《 嘎小子》、《 女英雄》、《 鲁迅》等等百余尊泥塑
作品陆续刊登在中外的报纸杂志上。为纪念毛主
席诞辰100周年，1993年举办的“ 千尊毛主席塑像
展”引起各界的关注，延安的文艺青年把他的泥
塑搬出来展览，开作品讨论会，学校的师生也邀请
他去讲课，王文海成了“ 泥塑王”。1995年，陕西省
委、省政府授予他“ 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的荣誉称号。
好事的人不能理解：王文海家里什么也没有，

一些泥疙瘩还招来这采访那采访？当地群艺馆评
价他：既非民间，也非专业。但王文海的妻子骄傲
地对别人说：“ 我们家里‘ 人’最多。”
王文海有三大理想，在他人眼里是不可思议

的：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纪念塔；从杨家岭到王
家坪的山上塑二万五千个雕像以纪念长征；以山
为依托，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像。为此他也跑动
了一些地方，但发觉实现起来的确很困难。有人嘲
笑他：王文海你在替市长、省长考虑问题。“ 那么
将来我就筹些钱在延安打一座土窑洞，把我的泥
塑全部放进去，这总可以实现。”
20年来，无数人问王文海，你为了什么？儿子

小时帮他和泥就说：爸爸这太苦了。现在儿子也会
问：爸爸你看你在艺术上这么扑腾，吃这么多苦，
得到什么？有时间他就看看书，搞自己的创作，他
认为在这个赚钱的时代，别人不会理解他。不理解
就不理解吧，他归结这就是他的天性。
“ 小地方环境压抑，不是我意志坚定，早就自
生自灭了。”到了北京，他惊喜地发现很多人能够
理解他，称他为“ 老师”、“ 大师”，他感叹到底是
这里人的眼界不同，视野开阔，而且“ 这里的面
条、馒头也特好吃”。53岁的他，希望在北京让更
多的人看到他的作品，而他也要好好利用这个机
会发挥出自己的艺术天资。
很多观看他作品的人问他：你是以艺术为重

还是宣传你的思想？王文海回答：还是宣传思想，
通过我的泥塑宣传我的信仰追求，我的视角，我所
热爱的人。他认为毛泽东思想至今仍旧是人类最
美好的思想，如果人们真的如他所说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么人类的前景将
非常美好。
“ 现在有的人自私贪婪，甚至不如动物，老虎
吃饱了就不再袭击其他动物了，但人不行，有了一
百万，还要挣一千万、一亿。”王文海的想法与周
围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儿子也常常和他吵架，
但他不以为然：毛主席思想把我培养成了这样也
就这样了。尽管艺术形式在变，但他对毛主席的感
情没有变。他最反感年轻人没有亲身体验，也不读
毛主席的著作就妄加评论，不过“ 跟他们辩论，也
就宣传了毛泽东的思想”。
还有人问王文海：如果毛主席在世你会不会塑

泥像？他想了想笑着说：“ 毛主席是个哲学家，会辩
证地看问题，他也很幽默，虽然我将泥塑变了变形，
但他会理解我是在跟他开个善意的小玩笑。”

王文海塑的毛主席像，小的有大拇指那么大，大的一米五六高。泥塑的造型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思维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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